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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张耒的《谢黄师是惠碧瓷枕》是现存最早的围绕瓷枕进行创作的诗歌作品。 此诗以

瓷枕为中心，融合了友情馈赠、养生保健、审美趣味与游仙幻想等多重文化意涵。 在考述张耒生平与

交游背景的基础上，结合诗中描写，探讨瓷枕所体现的宋代陶瓷工艺水平及其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

同时，从诗中梦入仙境的描绘出发，联系《枕中记》等典籍，分析瓷枕如何成为古人超脱现实、寄托情

志的象征性器物。 张耒的瓷枕诗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成果，更是研究宋代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值得在陶瓷美学与文人文化研究中持续关注并深入挖掘。

关键词：张耒；瓷枕诗；交游；文化意蕴

　 　 张耒是北宋时期的重要文学家，“苏门四学

士”之一，其诗歌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 宋

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瓷器不仅是日常

生活用品，更成为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 张耒以

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在《谢黄师是惠

碧瓷枕》一诗中描绘了瓷枕的形态、用途以及所

承载的情感。 据笔者考证，这首诗是古代文学作

品中现存最早的瓷枕诗，为后人研究宋代陶瓷文

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学资料。 全诗内容为：“巩人

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 持之入室凉风

生，脑寒发冷泥丸惊。 梦入瑶都碧玉城，仙翁支

颐饭未成。 鹤鸣月高夜三更，报秋不劳桐叶声。

我老耽书睡苦轻，绕床唯有书纵横。 不如华堂伴

玉屏，宝钿欹斜云髻倾。” ［１］２０７了解张耒及其瓷枕

诗创作的来龙去脉，全面地对其进行文化解读，

有助于深入挖掘古代器物文化的丰富内涵，理解

文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

１　 张耒生平与瓷枕诗创作背景考述

张耒（１０５４—１１１４ 年），字文潜，号柯山，祖籍

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后迁居楚州淮阴（今江

苏淮安）。 他自幼受正统封建诗礼的熏陶，少年时

便展现出文辞创作方面的天赋，“十有三岁而好为

文” ［１］８３０，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 张耒一

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官流放，长期任地方卑官，

生活经历丰富。 他与苏轼、苏辙、司马光、曾巩等

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并深受他们的影响，文学思想

上主张“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 理强意乃胜，

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 ［１］１２８，

强调文理并重。 其创作风格平易舒坦，不尚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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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 在这样的人生

经历和文学理念的影响下，张耒的诗歌创作涵盖

了众多题材，其中瓷枕诗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创作

领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从本诗题目《谢黄师是惠碧瓷枕》 可以看

出，瓷枕乃作者故友黄师是所赠。 黄师是（？ —

１１０５），名寔，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人，熙宁六

年（１０７３ 年）登进士第，官至宝文阁待制，知瀛

州，移知定州，卒于任上［２］。 《宋史》 卷 ３５４ 有

传。 黄寔之父黄好谦与苏轼、苏辙兄弟同年及

第，二苏与黄氏父子均关系密切，而且黄寔的两

个女儿后来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两家是姻亲

关系。 张耒与黄寔同样关系亲厚，两人曾在陈州

同学，后来又同年及第，黄寔之妹嫁给了钱勰长

子，张耒之妹则嫁给了钱勰次子，故而二人还是

连襟［３］４１５。

在《张耒集》中，除了这首瓷枕诗外，还有两

首诗也与黄寔有关。 《宋史》记载，黄寔曾先后

“提点梓州路、两浙刑狱” ［４］１１１６１。 每次赴任，张

耒等好友均会前往送行。 元祐元年（１０８６ 年），

黄寔赴梓州任提刑时，张耒作送行诗《送黄师是

梓州提刑》 ［１］２０２－２０３。 诗中赞美好友黄寔才华横

溢、从容不迫，“君才如涌泉，随用随有余”，同情

其人到中年却漂泊流离，仕途辗转，“中年颇流

落，四驾使者车”。 面对多年好友从“挟书儿”到

“镊白须”的变化，张耒不禁感慨岁月的沧桑变

迁，人生的聚散无定。 元祐八年（１０９３ 年），黄寔

赴两浙刑狱，苏轼、张耒均前往送行，苏轼作送行

诗《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张耒次韵作《次韵苏翰

林送黄师是赴两浙》 ［１］１５２。 在这首诗中，张耒通

过今昔对比“昔见君纳妇，今见君抱孙”，突出了

时间的流逝与两人情谊的深厚。 作为多年知交，

张耒深深了解对方“有抱不得言”，满腹心事无

法诉说、心中不平之气只能默默吞咽的无奈，且

认为在这一点上，两人其实是一样的，“何为亦

如我”，道出了对友人的同情与惺惺相惜。

二苏、张耒之所以能够与黄寔建立多年好友

兼亲戚的关系，与黄寔的为人也有很大关系。

《宋 史 》 记 载， 黄 寔 “ 孝 友 敦 睦， 世 称 其 内

行” ［４］１１１６２。 可见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因

家庭内部敦厚和睦，得到世人的称赏。 在张耒看

来，这种美好的德行离不开其家族传承，“先公

力种德”（《次韵苏翰林送黄师是赴两浙》），自其

先辈就已经开始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了。 黄寔

不仅爱护家人，对待朋友也像对家人一般处处关

心体贴。 有一年他路过泗州，除夕之夜泊舟于渡

口，碰巧见到苏轼执杖立于对岸，仿佛在期待着

什么，黄寔见状不禁心中酸楚，立刻回船拿出扬

州厨酿酒二樽及雍酥一盒，送给苏轼一家。 苏轼

在《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中记载了

这件事情，说当时得此礼物过年，妻子和孩子都

高兴得欢呼起来：“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

一笑华。” ［５］ 虽然只是一点食物，但对当时生活

困窘的苏轼一家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黄寔赠给张耒瓷枕的时间虽没有具体记载，

但从诗中“我老耽书睡苦轻”来看，此时张耒已

身体渐衰，步入暮年，睡眠质量不佳。 值夏季酷

暑难当之际，一方瓷枕的到来瞬间消去了炎热闷

蒸之感，让人不禁感叹黄寔对友人的关心与体

贴。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瓷枕在当时尚属价格昂

贵之物，普通人家是无力置办的，更何况张耒家

境贫寒，正如他自己所言“柯山老人家四壁”，

“无田无屋一空囊”（《厌雨四首》其四） ［１］２７０。 张

耒日常生活的寝具也是十分简陋的，“藜床布枕

平生事”（《局中昼睡》） ［１］２０６既是自嘲之言，也是

真实生活的反映。 在伏天到来，“烈日炎风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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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之际，张耒往往只能“籘床瓦枕闭门居”（《伏

暑日 唯 食 粥 一 瓯 尽 屏 人 事 颇 逍 遥 效 皮 陆

体》） ［１］２６７，以瓦枕代替布枕抵挡酷热。

《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又有一题作《师是贶

碧瓷枕短篇偿值》 ［１］２０７，言下之意是这个瓷枕太过

昂贵，我无法以等价之物偿还，故而写这首短诗作

为回报吧。 这当然是张耒的戏言，不过也透露出

了对黄寔关心自己、慷慨相赠的感激之情。

２　 从张耒瓷枕诗看宋代瓷器的制作工艺

与文人生活情趣

　 　 瓷枕发轫于隋代，初兴于唐代，到宋代进入

全面兴盛时期。 随着制瓷业的发展繁荣，宋代瓷

枕无论是制作技术还是装饰水平都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６］。 宋代瓷枕在后代一直仍备受珍

视，在乾隆御制 ２１ 首瓷枕诗中，就有不少专门题

咏宋代瓷枕的诗作［７］。

《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这首诗虽然主要描述

的是瓷枕的消暑纳凉功用，但“巩人作枕坚且青”

一句，仍透露出宋代巩县（今河南巩义）陶瓷制作

工艺的精湛。 “坚”体现了瓷器质地坚硬，这与制

瓷原料的选择和烧制工艺密切相关。 宋代工匠在

原料的筛选和加工上十分讲究，通过精细的淘洗、

陈腐等工序，提高了坯体的质量，使得烧制出的瓷

器质地坚实。 “青”则表明瓷器的釉色，巩县窑在

唐代是以烧制白瓷闻名的［８］，由张耒诗可以得知，

到了宋代，巩县窑同样可以烧制出质量上乘的青

瓷器皿。 釉色的呈现与釉料的配方、烧制的温度

等因素有关。 张耒的诗，让我们对宋代陶瓷制作

工艺的高超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张耒的瓷枕诗也反映了宋代文人对瓷器的喜

爱和瓷器所体现的文人生活情趣。 在宋代，文人

阶层崇尚高雅的生活方式，品茗、插花等成为他们

生活中的雅事，而瓷器在这些活动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精美的瓷器不仅满足了文人的实用需求，

更成为他们审美追求的对象。 张耒的诗歌风格平

易舒坦，不尚雕琢，这种风格也体现在他对陶瓷的

审美观念上。 他欣赏陶瓷自然质朴的美，简单的

描述中突出了瓷器坚硬的质地和天然的青色，没

有过多华丽的修饰，展现了一种自然之美。 这种

审美观念与宋代整体的审美风尚相契合，宋代艺

术追求简洁、自然、含蓄的美感，反对过分的雕琢

和装饰，在陶瓷艺术中表现为追求瓷器的自然质

感和简洁造型。 张耒在诗歌中对瓷枕的描写，展

现了他对瓷器的欣赏和对高雅生活的追求。

３　 瓷枕的实用功能与古人的养生保健

思想

　 　 瓷枕是宋代流行的一种寝具，张耒的瓷枕诗

不仅描绘了其确实具有“消炎蒸”的实用功能，

还蕴含着古人一定的养生保健思想。 “持之入

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形象地写出了瓷

枕接触头部时带来的清凉感受。 中医理论中有

“头为诸阳之会” （出自《三因方》 “头者诸阳之

会”） ［９］的论断，在瓷枕的清凉触感中获得实践

印证：中空的枕体结构形成天然风道，釉面的低

导热系数持续吸附头部热气，这种“引火下行”

的物理疗法，暗合中医 “寒头暖足”（《脉法》）的

养生要诀，让日常寝具成为身体调理的媒介。

翻开《张耒集》，字里行间渗透着这位苏门

学士对“食饮有节，起居有常” （《黄帝内经·素

问·上古天真论》）的恪守。 如在饮食方面，他

重视“每日食粥”，认为是“养生之要”，并得出

“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

寝食之间耳” ［１０］的结论。 这种将饮食养生回归

日常的理念，与同时代苏轼“玉糁羹”的食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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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宋代文人寓养生于生活

的实践体系。

面对北宋中后期盛行的金石养生热潮，张耒

的批判显得尤为清醒。 当士大夫们沉迷于朱砂、

雄黄的“不老神效”时，张耒在《送张坚道人归固

始山中序》中记载的养生对话，犹如一声清越的

钟鸣：道人张坚传授的“养性之妙”，核心在于

“守心而已” ［１］７５４。 这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

的哲学遥相呼应。 张耒反对向外求药的迷狂，主

张向内修心的澄明，将禅宗的坐禅修定与道家的

守静存神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养生法。

４　 瓷枕与入梦幻游的文学想象

宋代文人地位虽普遍高于前代，却往往有世

事无常、人生幻梦之感。 元祐时期，因为新旧党争

的牵连，苏轼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 张耒与

苏轼关系密切，亦遭贬谪，这让他产生了摆脱尘

俗、求仙慕道的心理。 《过韩城》一诗中，他感叹

六国与秦的不断“争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

曾经轰轰烈烈的争斗，到头来结局不过都是“共一

丘”，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神仙丁令威，他仙骨犹健，能够“千年重向故乡

游” ［１］２４６－２４７。 在张耒看来，世事纷乱复杂，充满了

无常与无奈，只有神仙才能超然世外，不受尘世的

羁绊。 正如他在《感遇二十五首》其十六中所写

“超然赤松子，高笑在云霞” ［１］１５９，表达了对神仙那

种逍遥自在、远离尘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甚至在

宿于山中野寺时，张耒还会“梦为神仙游，境界脱

尘俗” （《宿峻极下院》） ［１］１６３，通过梦境，他暂时摆

脱了现实的束缚，进入到理想中的仙境，进一步体

现了他对超凡脱俗境界的渴望。

无独有偶，在古代文学创作中，瓷枕也被赋予

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通往仙境或人生幻境的

媒介。 早在宋代以前，唐人沈既济的小说《枕中

记》就讲述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唐开元

七年（７１９ 年），道士吕翁在邯郸道邸舍遇到了种

田少年卢生，卢生自叹穷困不达，郁郁寡欢。 俄而

卢生思寐，此时邸舍主人正在蒸黍，吕翁取出囊中

枕递给卢生，并说：“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

志。”接着文中详细介绍了此枕的形貌———“其枕

青瓷，而窍其两端”。 卢生就枕之后，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只见“其窍渐大，明朗。 乃举身而入，遂至

其家”。 此后，卢生的人生仿佛开挂一般，一路顺

遂，娶大姓女、进士及第、仕途通达、破敌立功，风

光无限。 虽两度因同僚中伤诬陷而遭贬、下狱，但

最终都化险为夷，还被封国公，寿终正寝。 当梦中

的卢生醒来之时，令人惊讶的是，邸舍主人蒸的黍

还未熟。 经吕翁“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的点化，

卢生终悟荣辱穷达之道，再拜而去［１１］。 这个故事

在《太平广记》中记为“蒸黄粱”，也常被后人称作

“黄粱一梦”。 据李剑国研究，此文当作于唐建中

二年（７８１ 年）沈既济贬官之后［１２］，沈既济有感于

宦海沉浮、生死穷达之变幻无常，故作此文警醒世

人，让人们认识到人生的虚幻和无常，不要过分执

着于功名利禄。

《枕中记》对瓷枕富于奇幻色彩的描写，使

其成为后世文学中的常见意象。 由于小说中瓷

枕的拥有者是“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故而瓷

枕被赋予了幻游人生与幻游仙界的双重意蕴。

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后世文人的作品中得到

了传承和发展。 张耒的瓷枕诗中就同时反映了

这两种内涵。 “梦入瑶都碧玉城，仙翁支颐饭未

成。”意思是说自己躺在瓷枕上，做了一个游仙

之梦，梦中进入了瑶都仙境，看到仙人正在支着

下巴等待饭熟。 这里的“饭未成”显然是巧妙地

暗示《枕中记》中的情节，在游仙之梦中又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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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生须臾如梦的内涵，将瓷枕的双重意蕴完美

融合，既展现了对仙境的向往，又表达了对人生

短暂虚幻的感慨。

在稍后北宋末年名臣李纲的瓷枕诗中也同

样提到黄粱之梦，“枕上片时聊适志，黄粱未熟

到东吴”（《吴亲寄瓷枕香炉二首》） ［１３］。 李纲通

过瓷枕这一意象，抒发了自己在短暂的梦境中寻

求心灵慰藉和志向寄托的情感，同时也暗含着对

人生无常的感悟。

在清代康熙多首御制瓷枕诗中，我们仍然可

以窥探到有关瓷枕入梦的奇幻想象与文学书写。

如言“卢生如识此，岂复叹邯郸” ［１４］３２４，“小哉邯

郸漫云云” ［１４］３２５，又云“谁云碍稳寐，藉可至蓬

莱” ［１４］３２４，“恍挹神仙人” ［１４］３２３。 乾隆谙熟并高

度认同汉文化［１５］，显然也了解瓷枕中蕴含的文

化符号，故而在他的瓷枕诗中，既有对邯郸故事

的一再回味，又充满对仙境仙人的向往之情。

这些诗句表明，在瓷枕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之

外，其文学与宗教的蕴含同样被传承下来，体现

了古代文学中道教游仙文化与隐逸文化的深远

影响。 这种影响贯穿多个朝代，成为中国古代文

化中独特而迷人的一部分，反映了不同时代文人

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和感悟，以及他们对超脱

现实、追求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

５　 结束语

张耒的瓷枕诗，不仅是一首描绘器物之美的

小诗，更是一扇洞察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文化之

窗。 诗中所体现的瓷器工艺、审美趣味、养生理

念与文学想象，不仅生动展现了宋代陶瓷在日常

生活与艺术领域的双重价值，也反映了文人阶层

在现实困顿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微妙张力。 通过

对这首诗的深入分析，我们得以体会宋代文人如

何在咏物中寄托情怀、寓意人生，同时进一步揭

示了陶瓷作为文化符号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深

层意义。 张耒之作虽不足百字，却蕴含着丰富的

思想与文化资源，值得在陶瓷美学与文人文化研

究中持续关注并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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